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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珂相信音乐可以改变命运，这
首先是基于他的个人经历。
1979年，余珂出生在江西。父亲是

医生，母亲经商，常去广东，每次给儿
子带回几盒流行音乐卡带。经年累月
堆积起无数卡带，也在他心中堆砌起
一座音乐的神龛。“父亲一直希望我
继承他的衣钵，将来从医。但我太爱音
乐了，所以我说，我将来要做歌手。”
作出这个决定是高二，“经过和父

母的几次谈话后，他们终于答应让我考
音乐学院。”随即便开始了声乐、钢琴、
乐理等四门课程的同步系统性学习。对
于那段时间的记忆，如今被浓缩定格在
单一的场景里：冬天的琴房，光线灰白
惨淡，他用冻得僵硬的双手反复弹奏莫
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对于音乐天
然的、原初的爱，被蒙上一层由现实枯
燥训练而导致的意兴阑珊，以及对前程
难卜的未来所形成的焦虑。
余珂的第一志愿是广州星海音乐

学院，“广州是当时内地流行音乐的
最前沿，而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歌
手。我想，哪怕出来以后不能和唱片公
司签约，做个酒吧歌手、流浪歌手也是
很浪漫的事。”他只身赴粤，在两个多
月时间里密集学习声乐和曲式分析课
程。那年的高考，他最终被星海音乐学
院作曲系专业、社会音乐系专业和江
西师范大学音乐教育专业这三个专业
录取。“星海音乐学院的社会音乐系
是培养流行音乐歌手的，当自己真的
被录取之后，我犹豫了。”
仿佛眼前突然一道闪电劈过，他

看到了这个世界上比做酒吧歌手更浪
漫的事，那就是教会更多孩子唱歌。余
珂最终选择了音乐教育专业。
那是完全沉浸在音乐世界里不能

自拔、不想自拔的四年。“大学在南
昌，当地有个市场，可以买到便宜的打
孔碟，但有时候 10 首里面只能听到 3
首。不过也是真的便宜，根据打孔位
置，售价在 3元到 5元不等。”
等稍微有了一点经济能力后，他

听说上海音乐学院附近有卖质量更好
的碟片，于是和几个同学坐着夜火车
赶来上海。淘了一堆碟，心满意足地在
当天赶回学校。

2001 年，本科毕业的余珂收到上

海嘉定苏民学校发出的邀请，他成为
南翔镇从其他省市引进的第一名音乐
教师。
他在苏民学校待了 14 年，除去

担任音乐老师，同时负责学校的管乐
团。2010 年，苏民学校获得全国学校
艺术教育先进单位称号。2015 年，余
珂来到嘉定青少年活动中心，除了负
责中心的艺术教育之外，也协管整个
嘉定的中小学艺术教育工作。和他成
长起来的年月相比，如今不少家庭让
小孩学习音乐的初衷已经变了些味
道。在一个现实的时代里，音乐也成为
一种现实的工具。
因此，当去年年底赵兴洲带着久

治县民族中学的 16 名学生登上保利
大剧院舞台献艺时，作为那场音乐会
组织策划者之一的余珂身心受到了一
种特殊的感召，那是来自浪漫时代的
召唤，在那样的时代里，音乐之美只源
于音乐本身。
“当时赵老师对我说，‘如果不是

这次演出，这些孩子可能一辈子都不
会出来了。’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阵感
慨。”感慨和感动过后，他以为这个中
国版“放牛班的春天”的故事也将随
着舞台落幕而终结。余珂没想到的是，
自己如今要亲手为之写个续篇了。
今年 6 月份，赵赵兴洲退休。嘉

定和久治县的帮扶项目虽然已经开展
到第 11 年，但赵兴洲却是第一个支
教的音乐老师，难道也将成为唯一一
个？在保利大剧院演出时，果洛来的孩
子们表达了共同的心愿，他们还想继
续上音乐课。赵老师也说，“孩子们不
能没有音乐。”
谁来接过接力棒？“区里第一个

就想到了我，让我去接赵老师的班。老
实讲，我当时心里是很矛盾的。”让余
珂矛盾的无非是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
中年人顾虑，一桩桩列出来难免显得
琐碎，但所有的问题又都真真切切摆
在眼前。“最关键的一件事，我小孩 8
年级，马上要中考了，我不在身边能不
能行？而且，父母年纪也大了，需要
照顾……”
很多时候，一个人即便明知自

己即将要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但
他还是会需要一个类似榜样的人物。
有人在前面开路，自己去跟随就比较
踏实。余珂想到了赵老师，赵老师可以
在将近 60 岁的时候排除一切困难去
支教，自己是没有理由回避的。
“我决定要去，作出决定的第二

天，就去找了赵老师，了解那边的情
况。”余珂说：“因为既然要做，就做到
最好。”出发前，他通过前期调研拟了
两份详尽计划，一份针对学生，另一份
针对当地音乐教师的培训。

“如果一个人不会唱，那么全世
界的歌对他毫无用处；如果他会唱，那
他一定要唱自己的歌。”
余珂的构想之一，是建立一支真

正意义上的高原学生合唱团，让他们
唱属于自己的歌。赵老师曾经为学生
们写过一首校歌，那是久治县民族中
学史上第一首校歌，但大多时候，他们
唱的还是现有的、别人的歌。“我在保
利大剧院听学生们唱过，他们的音色
和音准都很好，如果可以在保持原生
态的基础上融入合唱艺术，那就是一
个比较好的合唱团了。而且我希望，我
们可以写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歌，属于
这些孩子的原创东西太少了。”
2008年，余珂在苏民学校进行过

一次尝试，他制作了嘉定区首张校园
专辑。“当时先发动学生创作歌词，内
容没有什么限制，宗旨在于表达校园
生活的美好情感。没想到当时报名的
人特别多，我从中挑选了 8 首，然后
自己谱曲、编曲，制作。”这张专辑直
到现在还被频繁播放。“如果我在离
开民族中学前，也可以制作一张专辑，
把它送给学校的师生，那也算留下一
点自己的印迹。”
要达成这一目标，仅有一支合唱团

是不够的。因此余珂的第二个设想，是
成立一支萨克斯乐团，这支乐团将是首
支高原上的学生萨克斯重奏乐团。
余珂和学生们聊天，发现最受他

们喜欢的两样乐器分别是吉他和萨克
斯。他在上海有过组建萨克斯乐团的
经验，但问题在于萨克斯毕竟是一件
需要靠气息吹奏的乐器，在这样的海
拔之上，有没有可能实现？赵老师的话
让他放了心，“他说高原上的孩子天
生体质好，肺活量大。我观察了几天，

发现他们进行踢足球、打篮球这些剧
烈运动完全没问题。”
最后，制作专辑还需要一个录音

棚，余珂已经瞄上了学校的演播室。
“我说既然从来没人使用，那么就给
我用，我负责把它改造成简易的数字
录音制作体验室。”他从上海带来了
很多设备，“把这些设备放到演播室
里，就兼具一个数字化录音棚的功能，
可以完成所有编曲、录音以及后期制
作的过程，这些都不难操作。我在上海
试过，学生都非常喜欢。”
此外，他在果洛州这半年的另一

项任务，是以久治县当地的活动中心
为平台，组织全县音乐教师或有志做
音乐教师的人进行培训。“这就是赵
老师说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师资力量，
因为支教总有一个期限，授人以鱼不
如授人以渔。我列了一个三年培训计
划，三年内分批把当地的老师带到上
海，集中进行业务技能全方位培训；同
时，我们还会带一些专家到久治县，进
行现场指导。”
再过几天，等久治县迎来第一场

雪的时候，余珂说，他到时候就要试着
写首歌。“对于学音乐的人而言，写歌
就像写日记，记录当下的所思所想。我
写歌时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这
一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活着，是否
有意义？”很长时间以来他在反复确
认一点，现在终于确定了。“不要看你
获得了多少，而是看看你付出了多少，
又让别人获得了多少。”
余珂想起 1997 年的夏天，自己

在选择专业时仿佛被闪电劈到的那个
时刻。那是他第一次发现浪漫的真谛
的时刻。此后这些年他所做的，便是在
一个浪漫已然远去的时代里，不断重
塑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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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首席记者 沈坤 嘉定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涂 军

赵兴洲，来自嘉定区杨柳中学的生物老师，两年前自愿报名支教，来
到平均海拔超过 4000米的青海省果洛自治州久治县民族中学担任音乐教
师，直到今年 6月退休。

一个多星期前，有着 14 年音乐教育经验的嘉定青少年活动中心副主任余珂
接替赵兴洲来到这里。 “我要将赵老师的音乐理念和理想传承下去，希望有一天
音乐真的可以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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